
翻译之变：AI是照妖镜，也是试金石

生活周刊：《欧洲语言的故事》在这个节点引进是

一件很有意味的事，这本书是关于各种语言的，必然涉

及翻译。您本身又是译者，但在AI翻译已经展现出巨

大能力的今天，您对翻译这个行业还有信心吗？

于东兴：讲得高调一点，我肯定要说“人类译者还

是需要的”。但现实是，很多大学的翻译相关专业确实

面临调整甚至被取消的境地。这有好的方面，翻译界

的“南郭先生”将被彻底淘汰。什么叫“南郭先生”呢？

以前出版社会找大学生翻译作品，给你点钱，但没有署

名权；或者个别导师安排学生翻译，然后署导师的名

字。市面上很多烂译本就是这么来的。今后出版社完

全可以使用AI译者，加上好的后期编校，效率和质量

将远胜“南郭先生”。AI像一面照妖镜，让“南郭先生”

原形毕露，他们的那一套再也玩不转。

另一方面，人类译者确实有存在的必要。拿这本

书来说，除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作者加斯顿·多伦

更多地讨论了芬兰语、冰岛语、巴斯克语等小语种。他

要让普通读者领略小语种的魅力，还要让人看懂抽象

术语，并对它感兴趣，这是现在的AI无法做到的。我

翻译本书的过程也凸显了人类译者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认为，对文学、艺术、哲学等作品的翻译，核心在于风

格的再现、思想的传递和美的阐释。这高度依赖人类

心智、经验和创造力。这是人类译者的“护城河”。AI

可以取代基础翻译，但我们永远需要顶级的人类翻译。

教育之问：学校到底应该教什么？

生活周刊：但这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年轻人刚踏入

社会就是从基层干起的，然后磨炼成熟。可如果基础

性岗位都被AI占据了，年轻人连门都进不来，又怎么

进阶呢？一个刚从外语专业毕业的学生，不可能马上

担任高级口译吧。

于东兴：这个观察非常敏锐。以前年轻人进入一

家企业，往往从“学徒”做起，一步步成长。大部分企业

也都会给年轻人提供这样的成长空间。但随着AI迅

猛发展，很多工作交给AI做就可以，不需要那么多“学

徒”了。对刚招进来的人企业也不再有时间、耐心让他

们试错，而是希望他们一进来就有“三头六臂”，无所不

能。企业的这种用工需求，是基于自身的成本和生存

考量，很难通过外部政策去改变。那么这就对现有的

教育体系提出了挑战：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能不能给

学生足够的技能和经验，去匹配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

生活周刊：您的意思是，既然企业不培养“学徒”

了，教育系统应该承接这个功能？

于东兴：对，教育应该匹配社会需求。传统的那种

学生在学校从早坐到晚——一堂课45分钟，只学教材

内容——的模式需要变革。比如现在大学要求教师提

前一个学期把教学内容定下来，这就很难应对变化。

以我一直跟踪研究的人工智能为例。2023年春

天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还是怎么调用OpenAI的API、

怎么把GPT-3.5封装成问答系统，能跑通一个聊天机

器人就算前沿了。到2025年，智能体（Agent）概念爆

发，AI从“会调用的脚本”进化成“能规划任务的助手”；

而到2026年，开源智能体“龙虾”（OpenClaw）问世，

它已经是能动手干活的数字员工了，一句自然语言指

令就能自主执行终端命令、读写文件，甚至自我迭代。

这样说吧，两三年前我们谈的智能体，跟今天的智能体

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我想表达的是，当一门课程的

教学大纲还在走审批流程时，外面的技术可能已经迭

代了两三代，所以按部就班的教学模式恐怕是行不通

了。我们需要建造能即时响应变化、培养学生持续学

习能力的教育生态。

生活周刊：这意味着AI将从底层改变教育的观念

和方式。

于东兴：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想一想，孩子来

学校学什么？拿基础教育来说，市面上已经有大量AI

学习机，涵盖“K12”阶段所有的教材、教辅和课程资

源。大学阶段，如果只是让他学几本教材，我大可以用

AI部署一个智能体，或者直接把材料喂给大语言模型，

它能很快帮助学生掌握知识。从知识获取的角度说，

有自主学习意愿和能力的年轻人不是非要进大学。那

么学校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方面是人际交往。人们享

受校园生活，不仅因为能获取知识，更多的是获得一种

社会连接、社会关系，校园是个人和社会取得联系的途

径和纽带。另一方面，自主意识、批判思维或者熊彼得

讲的破坏性创新，是AI做不到的，而这是学校尤其高

校应当着力培养的。

学习之道：从功利走向“无用之用”

生活周刊：现在AI还没有创新能力，更不具备自

主意识，这是人类不会被AI取代的核心原因，也是我

们保持乐观的理由？

当AI变成学习机，
学校的意义是什么？

【文/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图/新华社（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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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以秒级速度处理上百种语言，我们还需要学习新语言吗？当AI无

所不能，我们是不是可以“躺平”？在人工智能改写行业规则、重塑教育生态

的当下，《欧洲语言的故事》中文版的译者、语言学家于东兴在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认为，AI既对人类的社会造成冲击，也让学习回归本真。未来的人，学

习不是为了应试和生存，而是获取打开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而人与人的真实

连接，将愈发珍贵与温暖。

AI迭代速度越来越快，而我们却更渴望“活人感”。

近日出版的《欧洲语言的故事》。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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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兴：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人工智能训练数

据的会。大家都在讨论，到2028年，世界范围内的原

生数据，就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创造的所有数据基本

用完了，因为训练大语言模型消耗资源实在太快了。

这意味着现有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即将碰到“天花板”，

很难再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跟神经网络算法的底层逻辑有关。主流人工智

能的神经网络算法虽然是模仿人类大脑设计的，但底层

参数是固定的，不管是ChatGPT、千问还是豆包，所有

大模型都要先通过分词器（Tokenizer）把文本拆解成词

元（Token），这些词元映射到预定义的词表中，每个词

元对应一个固定的ID编码，词表大小在训练完成后就

无法动态扩展，遇到新词新概念只能拆解成已有词元的

组合，没法像人类那样灵活创造新的神经连接。

可人类大脑完全不同，它是动态生长的，我们每学

会新知识或掌握新技能，大脑就会形成新的神经连接，

一辈子都在持续发育、不断变化。想让AI变得更智

能，关键要把固定词元改成动态词元，让算法跟着学习

内容灵活调整、自主进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往这

个方向攻关，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AI真正拥有终身学

习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训练完就停在那一刻，

再也长不大了。这个过程有多长、会怎样发生，无法预

料。也许迟迟不能突破临界点，也许很快AI就会在自

我进化的过程中进化出一种更优的算法。

生活周刊：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人为什么还要学

习，指挥AI为我们做事不就好了？

于东兴：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应。第一，AI只是

在帮你做事，但它不对后果负责，事实上AI不对任何

事情负责，你也没有办法让它对你的人生负责，除非某

一天AI进化成《黑客帝国》里的“超级掌控者”，但这对

人类恐怕不是好事。所以AI越强大，越需要人独立思

考、深度思考，不被各种规训、信息茧房操纵，真正让AI

为我所用。这需要人不断学习。

第二个，当AI代替人类做很多事，学习就非功利

化了。我们学习不再为了考试、工作、生存，而是基于

兴趣和热爱。拿学语言来说，现在AI翻译那么厉害，

但多邻国上依然有那么多活跃用户，很多人并不是要

应试。而且，他们不仅学英语，还学法语、德语，学各种

小语种。这是非常好的。英语作为一种全球通用语，

就像计算机通用协议，为了便于传播和使用，在历史演

变中简化了很多形态变化——比起古英语，现代英语

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都大幅简化，语序也相对固定。

从语言多样性角度看，未免单调。而很多欧洲语言，特

别是一些小语种，保留了丰富的词形变化、性数格配合

等特征。通过学习，我们能领略到语言的多样性，理解

不同文化背后的思维方式。

生活周刊：所以哪怕AI翻译很成熟了，学习一两

门母语之外的语言还是必要的。

于东兴：非常有必要。加斯顿·多伦在书中提出一

个观点：学习一门语言，其实是在获取一种看待世界的

新方式。这呼应了德里达的洞见：你每学习一种新的

语言，就是获取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民族的语言，承载

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共同记忆，学习的过程就是

了解这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程。这跟单纯让AI告诉

你是不一样的。

存在之义：在“AI味”中呼唤“活人感”

生活周刊：虽然很多人以前也不知道存在的意义，

忙于生计，也没工夫多想，可如果AI让物质极大丰富，

人类不用为生存费心，存在的意义反而会浮现出来。

那么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于东兴：这关乎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我觉得从

有人类社会到现在，对人来讲最核心的东西就两样：人

与人的关系和人的生存体验。人存在的意义也要从这

里找。不必悲观，我想人类会“自救”的。按照人工智

能目前的发展趋势，人们会更热爱现实生活，发现现实

生活的可贵。凡事物极必反，这些年AI发展迅猛，可

越来越多的人反感“AI味”，渴望“活人感”。

我想大家对“活人感”的呼唤，未必有多深入的思

考，它是人类自发的本能的需求，我们就是要和活生生

的人发生连接、交往。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交流，其实

完全可以是您发来一份提纲，我洋洋洒洒写一堆，再用

AI润色一下，甚至我直接交给“龙虾”，让它用我的口吻

回答。但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因为直接交流产生的

化学反应，是AI替代不了的。所以我认为，未来的人

类社会，人与人的连接反而会更重要、更紧密。

生活周刊：就是说，人面对AI要坚持主体性，把它

当工具使用，而不能被AI牵着鼻子走？

于东兴：是这样的。我在指导学生写论文的时候

会告诉他们，你可以借助AI，但不能把AI一键生成的

东西给我。这涉及学术诚信的底线。这篇论文的思

路、观点必须是你的，你也应该核实AI给到的材料，避

免“幻觉”。你更要对论文中的所有内容和结论承担最

终责任。如果使用了AI辅助，应该在致谢或方法部分

如实披露，让读者知情。这样你的论文至少算是人机

协同的产物。必须明确：AI是工具，人是主体；AI可以

辅助思考，但不能替代思考；AI可以生成草稿，但不能

代劳判断。合理使用的边界在于，你用它提升效率，还

是让它替你完成本应自己做的智力劳动？人要对自

己、对学术负责。

于东兴，博士，副教授，上海杉达学院教育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主任，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长期从

事语言学、语言政策、国际中文教育、教育元宇宙及

人工智能与文化创意交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近来，“龙虾”智能体走红引发了广泛讨论。


